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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档案文献对香港鼠疫的记载
黄雁鸿

清末，华南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传播的鼠疫，受影响者众，死亡数字惊人。在英国皇家海军

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讲述了鼠疫传播到香港的过程： “香港出现严重的鼠疫疫情是在１８９４年的５
月，刚过了一个中国的大时节。当时９０公里以外的广东自从２月开始就不断有鼠疫发生，导致的

死亡人数多达６万人。审视香港的疫情，无疑是传自广东；而广东的鼠疫，却可能源自云南。”①香

港９００公里以外的云南省，每年都受到鼠疫威胁。到１８９４年初，距离香港４００公里的北海也发生

鼠疫。１８９４年的春天，这波疫情袭向香港。

关于这次鼠疫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却鲜有涉及这场疫症的档案收藏和使用情况。事实上，港

英政府留下了大量档案，国外的医疗报告和外文报章也对这次鼠疫有深入的叙述和分析。

一　香港鼠疫情况

２０世纪初印度鼠疫调查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顾问马田

医生 （Ｃ．Ｊ．Ｍａｒｔｉｎ）在１９１１年发表的报告显示，１８９４年在广东出现之后蔓延至香港再传播到全球

的鼠疫，可说是影响最广的一次鼠疫疫情，由于造成的死亡情况和社会危害非常惨烈，有研究者认

为这是第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的肇始。“在最近１５年来，于全球蔓延最广的一次鼠疫可说是１８９４
年的那一次。当时发源于广州，很快香港就出现病例。这两个都是港口，尤其后者更和世界其他地

方有频繁的船务往来。１８９５年，鼠疫在邻近的中国港口城巿出现；到了第二年扩散到孟买以及台

湾。在印度，鼠疫在过去１５年在全国传播，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７００万人。”②

１８９４年５月初，鼠疫传入香港。当时的殖民地总医官劳森医生 （Ｄｒ．Ｊ．Ａ．Ｌｏｗｓｏｎ）是处理疫

情的关键人物，他对疫症的传入、蔓延、医治、处理、防范以至平息的过程了解甚深。劳森医生在

日记中记载了鼠疫在香港传播的过程：“１８９４年５月初，香港有传言出现鼠疫。５月８日，政府医

院出现第一名鼠疫患者。５月１０日，政府宣布香港成为疫埠。５月２９日，出现第一名染病英军。６
月１１日，因压力巨大，医护人员拒绝工作。６月１４日，日本细菌专家北里医生发现鼠疫罪魁祸首
———杆状形细菌。６月２３日，法国医生耶尔辛 （Ｄｒ．Ａ．Ｙｅｒｓｉｎ）在香港发现杆状形细菌。７月底，

疫情得到控制。９月，疫情趋于平静。”③

《申报》于１８９４年５月５日刊出香港刚出现鼠疫的情况：“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

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④根据
《申报》所载，广州和香港的疫情持续了大约三四个月，到１８９４年８月，香港的疫情逐渐消失⑤，

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人左右，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２５５２人⑥。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英国医生云尼尔
（Ｄｒ．Ａ．Ｒｅｎｎｉｅ）于１８９４夏天撰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指出这次鼠疫在香港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超过

３０００人⑦。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鼠疫虽然平静下来，但并没有彻底消失。自１８９５年开始，香港几

乎每年都会发生鼠疫，而且集中在４—７月这几个天气炎热的月份。据欧洲公共卫生学校组织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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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于１９１０年代发表的报告，１８９５—１９０１年鼠疫造成的香港死

亡人数为６３８７人⑧，可见鼠疫当时在香港已演变成风土病。

鼠疫爆发时，港英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遏制疫情，包括医治、消毒、隔离和清洁⑨等。港英

政府还特别注重讯息交流和事件检讨。除大量提交给政府的医学报告之外，港英政府和香港民间还

留下了大量档案和报告，以此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疫情、采取的措施及民间的反应等情况。

二　有关鼠疫的港府档案

１９世纪的香港政府档案主要包括 《香港政府公报》（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香港
行政及立法局会议记录》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香港立法局议事录》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ａｎｓａｒｄ）、《香港政府行政报告》（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和 《香港蓝皮书》（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等等。此外港英政府还会定期向宗主国英国提交香港情况的报告，分别收录于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简称Ｃ．Ｏ．）和外交部档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简称Ｆ．Ｏ．），对于香港社会、经济和民生事务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香港政府宪报》是香港政府的官方公告，自１８５３年以独立形式刊行后，基本上是每年为一

卷，卷数和编号一直接续。和１８９４年鼠疫有关的公告约有２００份，其中最多的是洁净局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Ｂｏａｒｄ）的会议记录以及立法会会议记录，还有和公共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例如１８９４年５月根据

１８８７年 《公众健康条例》的基础颁布的 《鼠疫章程》１２条⑩、《鼠疫章程》附例瑏瑡、《隔离鼠疫患者

条例》瑏瑢、《清洁条例》瑏瑣和 《传染病章程》瑏瑤，这些法规都在 《香港政府宪报》上刊登全文。

除了会议记录及相关法例外，《香港政府宪报》中有两类关于鼠疫的文件较多，一是各部门防

治鼠疫的工作报告，二是清洁环境报告。为肃清鼠患，港英政府对华人聚居的太平山进行大整肃，

因此相关部门提交了太平山区的整治报告。关于防治鼠疫的政府工作报告约２０份，涉及部门包括

洁净局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Ｂｏａｒｄ）、园林管理处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ｉｏｎ　Ｄｅｐｔ．）、公共事务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ｋｓ）、海港部门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登记部门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医务委员会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政府兽医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ｕｒｇｅｏｎ）以及警察部门等。

工作报告以洁净局提交最多，内容主要是防疫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效果，有工作报告讲及因太多

人染病，人手短缺对政府的日常工作产生影响。此外还刊出了皇仁书院 （Ｑｕｅ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保良局

及维多利亚监狱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Ｇａｏ）于１８９４年的年报，其中叙述了这些机构鼠疫患者及死亡人数。值

得一提的是 《香港政府宪报》只单独刊出上述机构１８９４年的年报，原因可能是当年鼠疫导致的死

亡人数太多。关于太平山整治的报告则有两份，都是汇报工作进度。此外还有医学调查报告，如
《东莞鼠疫》（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　Ｔｕｎｇｋｕｎ，Ｄｒ．Ｗｅｓｔｃｏｔ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瑏瑥、《政府医生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ｏｎ）瑏瑦等，内容涉及东莞鼠疫情况、香港疫情严重的原因及政府抗疫措施的成效、各医院病患

及病死情况、病患的症状、医疗手段以及对华人医院及中医的医疗成效评估及管理建议。

《香港立法局会议文件汇编》（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主要内容为立法局每次开会用作
讨论议事项目的有关文件，并附录港督或港英政府委任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关于

鼠疫的记录或报告约共１９份，包括工作报告、医学报告、财政报告、统计数字以及抗疫的成效检

讨。还有政府官员的讲话，如港督罗便臣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８９１—１８９８年在任）于１８９４年

６月２０日向立法局汇报鼠疫为香港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瑏瑧。

此外，《香港立法局会议文件汇编》也收录了医疗、教育、海港部门和洁净局的工作报告，还

附上立法议员对防疫工作的质询。此外还有医学报告，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香港鼠疫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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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Ｂｕｂｏｎｉｃ　Ｐｌａｇｕｅ）瑏瑨和 《１８９６年调查东华医院委员会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ｕｎｇ
Ｗ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瑏瑩。港英政府不满东华医院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认为是医院管理混乱及中医手段不
科学导致死伤严重，在疫情结束后特别成立调查委员会检讨东华医院的组织运作，特别是审视医院

在应付鼠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瑐瑠，该报告长达２００多页，除了３份调查委员会提交的主题报告之外，

还附录证人证词、医院创建缘起以及医院改革方向的相关备忘录和来往函件。

《香港立法局议事录》内容主要为会议程序表、港督的演词、立法局通过的法例原文、议员的

发言及投票情况。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关于鼠疫的议事录约４０份，记录了立法局议员就鼠疫所提出的质

询、官员回应，以及专责委员会所审议有关疫情的会议记录，包括财务委员会讨论应付鼠疫的开支

问题、海港管理局 （Ｔｈｅ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ｓ）对旅客的监控措施、洁净局对抗鼠疫成效的评估等瑐瑡。

《香港蓝皮书》是香港政府各个部门每年工作的简报，在鼠疫肆虐的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政府医

院、公共事务部以及税务部门的简报中皆有讲及鼠疫部分。政府医院简报罗列了专治鼠疫病患的医

船海之家 （Ｈｙｇｅｉａ）的资料，包括病人分类、医护人员的数目、病患数目、死者数目以及病因及死

因等，实为研究香港传染病的珍贵资料瑐瑢。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是研究香港殖民地历史最为重要的档案之一，其中涉及此次鼠疫疫情的档案

主要在Ｃ．Ｏ．１２９、Ｃ．Ｏ．１３１和Ｃ．Ｏ．１３３卷宗内。港督需向殖民地部大臣汇报香港所有的内政事务，

向其请示对策，殖民地部大臣会回函批示。这些档案中关于此次鼠疫的文件约９０份，日期从１８９４
年５月至１８９５年４月，讲述了卫生、疫情趋势、政府相关公布以及洁净局报告等瑐瑣。Ｃ．Ｏ．１３１主要

收录了香港多年的蓝皮书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Ｃ．Ｏ．１３３则收录 《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两者上文已做介绍，不再重复。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香港１８９４年鼠疫的内容主要收录在编号Ｆ．Ｏ．１７和Ｆ．Ｏ．２２８的档案中。

Ｆ．Ｏ．１７收录了１９０６年以前涉及中国政治及其他事项的汇报。与本次鼠疫有关的档案约有６７份，

编号分别是１１９０—１２１１、１２２２—１２５１，内容主要是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间任英国驻大清国公使欧格纳爵

士 （Ｓｉ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Ｃｏｎ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８）以及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英国驻大清国署理公使赛克

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ｅｌｔｈｏｒｐｅ　Ｂｅａｕｃｌｅｒｋ，１８４９—１９０８）向英国发出的外交文书、使节信函、电汇及汇报。

很多文件记述了为避免疫症由大陆传入，港英政府的入境管控措施瑐瑤。Ｆ．Ｏ．２２８的档案包含了英国

驻大清国公使和英国领事馆等发出的关于中国事务的一般信件，内容涉及中国政府、港英政府、中

国各港口、船队的情况，其中和鼠疫有关的多是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出入境变动和管制措施瑐瑥。

三　有关鼠疫的医学报告

１８９４年５月鼠疫开始在香港蔓延，虽然到年底疫情有所放缓，但在以后的若干年，鼠疫仍是困

扰香港的传染病。为掌控疫情及监察防控成效，港英政府相关部门会提交各类报告，其中对鼠疫疫

情有较为完整描述的是医学报告。这类报告详尽描述了发病、病症、传染途径和预防、病人分布、

各医院的疫情控制成效等，是殖民地医生撰写这些医学报告负责，再由当时负责香港医务和卫生事

务的殖民地总医官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ｏｎ）呈交立法局。

１８９４—１８９９年这类医学报告有５份，分别是殖民地总医官劳森 （Ｄｒ．Ｊ．Ａ．Ｌｏｗｓｏｎ）于１８９５年

提交的报告，其中详列鼠疫的传播史、病因、病发期、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康复及后遗症、治

疗及预防方法、恶劣卫生条件和天气对疫情的影响，１８９４年爆发时的病例分布、各医院病人的统

计、死亡数字等；报告记录了２３个病例，详细列出病人的背景、染病途径、环境和疗效，既有医

学价值，也是研究香港社会史的珍贵史料瑐瑦。殖民地医生韦尔曼 （Ｄｒ．Ｍ．Ｗｉｌｍ）在１８９７年撰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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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香港鼠疫的报告中，从较为专业的角度讲述疫症的临床表现和细菌学检查结果的病理报告瑐瑧。殖

民地代理总医官艾坚逊 （Ｄｒ．Ｊ．Ｍ．Ａｔｋｉｎｓｏｎ）于１８９７年提交了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香港的鼠疫情况报告，

报告中除了医学上的防治和各类统计数据以外，还罗列了邻近地区的疫情、其他政府部门对疫症的

防控措施等瑐瑨。１８９８年的鼠疫报告由殖民地医生克拉克 （Ｄｒ．Ｆ．Ｗ．Ｃｌｅａｋ）撰写瑐瑩。到１８９９年，医

疗部门不再专门为鼠疫提交报告，鼠疫情况包含在全年的卫生报告中，原因可能是疫情基本趋于

平静。

除香港政府官方报告， 《英国医学杂志》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也收录了很多关于

１８９４年香港鼠疫的医学报告。这些报告集中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７年，在疫情高峰期约有４份同类报告，

２０世纪初有两份报告较为全面和重要。这些报告总结了香港鼠疫患者的临床表现、医疗手段和防治

方法，其撰写者多为当时在香港服务的英国医生，其中４份由卡特利医生 （Ｄｒ．Ｊ．Ｃａｎｔｌｉｅ）撰写，

分别发表于１８９４年和１８９７年瑑瑠。曾任殖民地代理总医官的艾坚逊 （Ｄｒ．Ｊ．Ｍ．Ａｔｋｉｎｓｏｎ）于１９０６年

发表香港鼠疫概况的报告，主要讲述了他在任时如何处理疫情瑑瑡。除了 《英国医学杂志》，《北美回

顾》（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于１８９７年发表韦文医生 （Ｄｒ．Ｗ．Ｗｙｍａｎ）的论文，以较大篇

幅介绍了鼠疫在香港发生，其后蔓延至印度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认为香港实为１９世纪末全球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 “输出地”瑑瑢。《北美回顾》创刊于１８１５年，《英国医学杂志》创刊于１８４０年。

这些刊物接连刊登关于香港鼠疫的医学报告，反映了当时的疫情影响范围大，以致全世界都甚为

关注。

四　香港的中英文报章对鼠疫的记录

鼠疫由蔓延到平息的短短三四个月期间，香港社会要面对每天数以十计甚至更多人染病和死亡

的困境，加上港英政府不断推出抗疫措施，诸如宣布成为疫埠，强行把鼠疫患者迁至传染病医院，

安排埋葬鼠疫死者，强行消毒和清理民居，甚至迁拆华人密集居住的太平山，重新分配住房等瑑瑣，

这些政策措施很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跟进和报道这些焦点的，则是各大报刊。

香港当时的中文报刊不多，《遐迩贯珍》（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循环日报》（１８７４—１８８６）均已停刊，

后来的 《华字日报》（１８９５—１９４０）和 《有所谓报》（１８９９—１９０３）尚未创刊，当时对香港鼠疫情况

报道得最多的，反而是上海的 《申报》。由１８９４年５月至１８９８年６月，《申报》都有跟进香港的疫

情的报道，仅１８９４年就有接近１００篇相关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在疫情最为严重的５—７月，８月以

后疫症减少，关于鼠疫的报道也成为跟进或分析文章。鼠疫出现初期，《申报》不但报道了香港疫

情、染病人数和社区、医疗情况等，也有大量比较中西医学的文章。《申报》秉持向国民灌输新知

识的理念，很多有关医学的报道和评论文章，都赞同西医处理疫症的手法。自１８９４年５月５日起，

《申报》开始及时地通报香港疫情。其中，５月报道疫情１１次，疫情高峰的６月几乎是逐日报道，７
月报道１３次瑑瑤，８月之后疫情渐散，报道不再频密，１０月 《申报》还发表文章，呼吁大家不要松

懈，留心防疫瑑瑥。

《华字日报》创刊于１８９５年，由于创刊时鼠疫在香港的高峰期已过，该报并未对香港疫情有太

多关注。当时澳门鼠疫泛滥，而且蔓延到其他地方如日本及印度，因此 《华字日报》创刊初期有很

多关于日本和澳门的鼠疫报道，偶尔也会刊登港英政府防止疫症卷土重来的消息：“连日无疫。本

港官府连日饬差轮查疫病，初七八连日未见病疫一人，似此港中无疫洵非虚语也。”瑑瑦

相对中文报章，香港的英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详尽得多。疫症横行的１８９４年，香港的英文报

章包括 《德臣西报》（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１８６６—１９６１）、《孖剌西报》（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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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和 《土蔑西报》（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１８８１—１９５１）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鼠疫的新闻和跟
踪消息。其中，至１８９９年，《土蔑西报》关于鼠疫的报道超过３００篇，《德臣西报》约４００篇。《德

臣西报》对其他地方的鼠疫报导较香港更详细，可见这是一份较为具国际视野的报章。

上述英文报章对鼠疫的报道集中在下列７个方面：（１）鼠疫疫情。（２）抗疫措施。（３）洁净局

会议消息及记录。（４）政府医生有关鼠疫的控制及医疗进展的报道。（５）鼠疫的医学评论。（６）邻

近地区如中国大陆和澳门的疫情。（７）个案描述。这些报道对了解当时社会情况及政府反应都有很

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对政府医生的采访报道，以及西医针对疫情及中医手法的评

论，显示了香港的医学传统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这些英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往往带有殖民

主义的观点和态度。例如认定鼠疫在华人社区肆虐，元凶是华人不讲究卫生和清洁，医治方法又极

落后和不科学，将华人社会对西方医学 （乃至欧洲文明）的排斥以及笃信谣言视为无知与愚昧。

《孖剌西报》曾评论道：“在香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日常接触和交流已经超过５０年，但是他们似

乎仍然没有理解和欣赏英国统治的原则、道德与社会体系。我们看到华人工人阶级对外国人进行了

恶意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的无知与愚昧充分地表现在最近广泛流传的、有关香港鼠疫病人治疗的谣

言当中。”瑑瑧

细读这些文章，也可从另一侧面了解香港华人在港英政府殖民管治之下的窘境。 《德臣西报》

曾刊出评论，感叹英国对香港长达５０多年的殖民统治没有对华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依然迷信，

依然拒绝欧洲文明和科学，依然无知和充满偏见。而这些特征在刚过去的鼠疫危机中暴露无遗。通

过暴力与阴谋，华人居民努力颠覆政府处理鼠疫危机的安排。”瑑瑨

外文报章对疫情的报道还真实地呈现了病人的惨况。例如 《土蔑西报》在１８９４年７月３１日以
“恐怖之屋”（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ｒｒｏｒｓ）来形容东华医院病房：“很多病人被锁着，像动物一样被关押，

男女混杂在一起。这些精神病患者的衣服肮脏不堪。”报纸质问这样的不人道情况为何会在一个英

国殖民地出现，要求当局向东华医院施加压力，以改善这种恐怖状况瑑瑩。

这些英文报章都注意对疫情做较为详尽的跟进报道，如每天新增患病、死亡、康复人数，各医

院病人分布、政府的最新措施及防疫进展，大致反映出１８９４年鼠疫在香港流行和平息的具体过程。

检视关于１８９４年香港鼠疫的中外文资料，可以了解这场开启了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之门的

疫症如何从出现到平息。当年鼠疫在香港虽然只是肆虐了半年左右，但造成的社会及公共卫生影响

却是深远的。关于鼠疫的政府档案呈现了更多当时的社会现状、香港的医疗条件、港英政府对华人

的管治模式以至香港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报章资料则在社会的层面对这场疫症有更深

刻的描绘，展现了疫情肆虐下香港居民的生活、港英的抗疫措施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这些资

料，有助于对香港传染病以及医疗建设进行更多的探讨，以厘清事实，并推动香港社会史的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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